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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治铭 译
1.
萨米尔阿明是过去五十年间最重要的、以及少数几位从历史唯物主义范畴，在历史和理论的双重维度和框架下，涵盖极为广泛的主题，成功地详尽创立了一个全面、浑然一体、和坚实的思想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之一。在他的作品中所强调的那样，资本主义的内部崩溃是他的作品中所强调的进程的逻辑结果。

从个人的角度，我认为当前高度金融化、受银行业巨头寡头垄断所控制的资本主义，如今已然从本质上是毁灭性的（对经济、社会、个人、环境的毁灭，乃至于现在是对人性甚至生命的威胁），但我也认为资本主义被锁死在系统性危机之中，它再不可能通过它自身的逻辑，通过它自身的动态积累机制，找到所面临问题的解决方案。在美国的霸权之下，这一体系被螺旋式资本主义危机和帝国主义战争挡住了前路。诚然，归因于新的政策工具和制度（在央行或国家内部），这一体系在过去经历并克服了许多其他的危机，尤其是1930年代的大萧条。但是我相信，当代的资本主义已经达到了如此严重的和深刻的矛盾，以至于我们必须考虑它内部崩溃的可能性。内部崩溃的可能性只可能来自于资本主义固有矛盾的加剧，以及来自反资本主义体制斗争的扩张和深化，来自民众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高涨。当前新冠病毒危机通过影响全球化，进而阻碍资本周转的发展空间，自然而然地进一步加剧了资本主义系统性危机。毫无疑问，很快地，当经济衰退加剧时，这场新冠危机会加速工人和人民的斗争。

顺便提一句，在地区层面，这场危机将会放大欧洲建设的问题。意大利人和其他一些国家民众，已经认识到，在新冠病毒流行期间，不是欧洲或者美国，而是被西方媒体“妖魔化”的国家，如古巴、中国、俄罗斯帮助了他们。这个所谓的欧洲不过是欧洲资本家用来反人民的工具；是屈从于美国统治阶级、屈从于高等金融集团的、德国跨国公司主导的计划。高等金融集团不仅与世界冲突，而且相互斗争，尤其是在“全球化主义者”（由克林顿、奥巴马、拜登所代表的“民主派”）和“大陆主义者“之间（特朗普）。

2.
从理论的角度，在马克思之主义者看来，发动贸易战多多少少和贸易危机有着类似的影响，即预期延缓决定发动贸易战国家利润率下降。然而，与危机不同的是，它是由国家发起并组织的；在当前这种情况，即特朗普政府。它为国家带来了税收。但是应该认识到，在某种程度上，这场贸易战间接地对在中国设立的全球化的美国跨国公司发动（如IT等行业），特朗普声称他想将这些公司带回，并重新安置在美国领土上。所有对这些现象的理解和讨论，都必须放置在这样一个语境中，正如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体系中，自由贸易和保护主义是统治阶级增加资本主义企业利润的两件武器[footnoteRef:1]。 [1:  译者认为是《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中所表达的观点。] 


在最近一篇即将发表的，我和北京清华大学龙治铭教授、天津南开大学冯志轩教授合作的论文中，我们研究了过去二十年间中美贸易的演变。众所周知，美国贸易赤字逐年扩大，现在已经高达3500亿美元。我们指出：1）两国之间的贸易存在不平等交换，相对于中国更加有利于美国（中国出口的商品所包含的劳动高于从美国的进口）；2）随着时间的推移，不平等交换趋于下降，这意味着中国的劣势逐渐消失；3）不同部门存在着差异，在某些被认为是战略性部门，价值转移的方向是相反的（例如：计算机和电子制造业、农业部门、汽车制造业、基本金属制造业，甚至是医药产品制造业）。

或许正是这些变化，揭示了美国霸权在与中国这个当前最为强劲的对手面前，双边贸易关系中地位相对下降，这也许能有助于解释（这正是我们建议的）华盛顿对中国发动贸易战的原因。但是，问题远远比这更加广泛和严重，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当这场贸易战以货币战争为中心时，美国和美元已经对其竞争对手货币发动了数年的货币战争（如俄罗斯等）。我们正在谈论的新冷战当然也
存在于军事维度，这意味着有全面军事战争的风险。美国领导人并没有摒弃这种情况。这对于出于侵略意识形态运动所导致的对抗中国的西方来说，这并不奇怪。即使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西方甚至有一些声音指责中国对这种病毒的传播负有责任，甚至是制造了它。西方主流高等金融集团的大众媒体，通过宣传谎言，正在为人们准备一场军事战争的可能性。

3.
在当今占主导地位的资本所设想的“脱离危机”的选项中，毫无疑问包含军事战争破坏的计划。当前的资本主义危机是资本过度积累的危机，尤其是虚拟资本的积累。过度积累是资本主义无法逃脱的顽疾，这标志着它的长期结构性地倾向陷入危机甚至腐烂。要避免过度积累，从资本主义自身的角度来看，存在一个极端的但对人民却是荒谬的方案：大规模地毁灭资本，即通过战争。即使最后，帝国主义战争使矛盾更加深刻。因此，我们的当务之急是阻止世界资本主义体系通过战争来进行“调节“。当务之急是捍卫和平：我们必须切断金融垄断
寡头（主要是美国）对地狱般的战争机器的操控，并尽快对它们实行民主控制。不幸的是，凯恩斯主义的解决方案是不可能的，因为金融寡头不愿意做出任何让步或妥协。一个“改良“的资本主义，以人的面目出现，是不可能的。另外一种资本主义行不通。因此，我们必须超越它。“去增长”主义包含了一些好的思想，但忽略了主要的地方：人性的敌人、环境的敌人、生命本身的敌人，不是GDP增长，而是资本主义本身。因此，世界工人和人民的目标仍然是向社会主义过渡。


Michael Hudson迈克尔·赫德森 (2020-07-07)
黄钰书译

1  第一个问题关于阿明的资本主义内爆. There have been so many “predictions” for the collapse of capitalism, yet catastrophe capitalism seems to hang on, feeding on increasing polarizations and suffering/elimination of marginalized populations. Do you see the current conjuncture of pandemics, economic downturn and climate change, and the ensuing state and people’s responses, as a turning point in the global, regional and national order? In what ways?
 
我认为应该从指出19世纪经济学家——从古典经济学家到马克思甚至布尔乔亚非社会主义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前途皆有共同的看法来开始讨论。它把经济以至社会本身从封建主义的遗孽中释放出来，也就是承袭土地不劳而获的食租贵族，以及利用借贷从房产、自然资源或政府及私人借贷者的资产来榨取利润之掠夺性银行及金融部门。
            情况一直延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工业资本主义的主要政治目标是向士地租征税，或者直接通过国有化或社会化而把土地变为公众范畴。要达成此目标，政治家以民选国会来取代上议院（控制把持上议院的正是霸占英法等国土地的军阀之后代）。
            由此引发1909-10之英国宪政危机，当时的贵族拒绝一条开征土地税的下议院法案。结果是上议院以后再无权阻挠下议院通过的财政收入法案。
            与此同时，在银行业方面，德国与欧洲中部诸国正推动马克思及社会主义者预测的资本主义演化之自然道路：银行业工业化[银行业与工业结合]。
            可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改变了事态状况。简单而言，就是工业金融化。
            自1945以来，大部分财富源于房地产、股票及债券的资产价格膨涨。而资产价格上升主要源于债务杠杆——因此，支付银行及股东的偿债（利息及摊销）日益增加。
            现在的税收制度优惠金融投机，资本利得税还低于针对工资及利润之税收，而且容许利息支付可以扣税。因此ebitda (除利息、税项、折旧及摊销前盈利) 愈来愈大部分为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所占有。
            因此，西方是金融资本主义 ——即是说，工业资本主义没有承担它本来看似要释放市场免于经济租之历史角色。反之，金融资本主义是经济租之重要支持者（现在经济租用于支付利息）。租用于支付利息。企业利润也是用于支付利息。工业工程学变成金融工程学。
 
资本主义究竟指什么？是指工业资本主义抑或金融资本主义？
工业资本主义是美国、欧洲及中国致富之途：通过建造房屋、生产商品、服务以提升生活条件及生产力。此中的动力是雇用劳工去创造产出，然后出售赚取利润。利润动机被限于利益社会。
工业投资及经济剩余创造富裕。英语富裕affluence的字面意思是 “流入”，包括科技、自然及出口收益。
金融资本主义的态势却不是这样。它容许银行创造信贷以制造金钱，然后承继财产的人靠向不富裕的人提供借贷而过活。
金融资本主义的基本机制是债务杠杆，以及银行创造信贷，即是替银行客户创造债务，只需简单创造电子信贷。银行得到一张欠单——一般以房产或其他资产作为抵押——借贷者以此换取其银行账户获得注入信贷。
银行信贷主要用于购买房屋、地产或其他资产，膨胀的银行信贷推高住房成本（主要在美国及欧洲）及购买股票、债券价格及退休收入。银行愿意借多少钱给新买家置业，房子便值多少钱。
只要银行放贷超过偿债，效果便是房地产及金融市场上涨。住房价格上升为中产阶级（最起码为白人）创造财富。黑人及其他少数族裔则受经济歧视，无法从1945-2020 间之房产泡沫中致富。
可是西方经济已经达到借贷的极限点，能借的都借出了（loaned up）。 75年的上涨到了尾声。金融、房地产、保险部门变成榨取，而不是创造财富。
金融工程带来的不再是富裕（affluence[流入]）而是流失（effluence），称之为：债务通缩。美国所有GDP增长被最富裕之5%人口所占有，而收入增长则用于支付FIRE部门。
 此次冠状病毒大流行起着催化正在发生的过程之作用。它于2020爆发之际，美国经济已经历了12年的奥巴马衰退。我以此称之因为他于2008年（甚至先于他2009上任）决定不把主要属于欺骗性的垃圾按揭债务减免降低至反映现实可负担房价及负债人实际可支付水平。这个决定命定了后来的事态 。奥巴马反其道而行，让所有债务在账面上保留着，他容许、甚至鼓励银行对1000万户美国家庭（主要是少数族裔）止赎，并把被止赎的物业之产权转移至不在地（absentee）之华尔街食租所有者手上。奥巴马同时拒绝起诉那些银行家。反之，他利用4.6万亿量化宽松以及庞大的联储局支持来为金融市场救市。
            结果2008-2020 间美国的GDP增长归于5%人口所有，其余的95%则收缩。经济两极化，食租者阶级以牺牲劳工及工业为代价获得攫取顶层财富。我在《杀死宿主》一书中描述了其态势。
            这是资本主义吗?它并非马克思所描述的工业资本主义态势（雇主利用雇佣劳动并提价出售产品以赚取利润）。自二次大战以来，世界经济从工业资本主义态势朝向金融资本主义。马克思没有描述过这个态势。
            此外，美国霸权又添加了另一个特殊的层面。它不仅支持金融资本主义，还有垄断资本主义。美国希望把所有垄断集中在手上， 却扼杀外国方方面面的发展及自给自足，从粮食至石油、能源、信息科技、通信乃至核战争。
 
2  How would you define the main features of the New Cold War between China and USA? How do you see this impacting on the two countries and globally in the current historical conjuncture?
 
           为了可以单边制定全球贸易、投资及央行规则，美国力图阻止任何国家 组织另一套经济政策。因此它试图孤立及制裁任何潜在对手，相信威胁要推倒现有的贸易及投资体制会阻吓其他国家不敢尝试抵抗美国投资收购，以及对美国的单边贸易优惠。
            这有别于修昔底德陷阱，那是指处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尝试打压对手发展。在2500年前修昔底德的年代，雅典及斯巴达之间的对抗是不同经济体系之间的斗争—民主vs.寡头，而非相同体系内部的竞争。
            可是今天中国及其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推动去美元化，创造不同于新自由金融资本主义。讽刺地，中国今天的政策与十九世纪美国体系同出一脉，而那恰恰是让美国的工业起飞的动力。这些政策包括保护性关税、供给基础建设之公共投资，这些基建的服务应该以受补贴之价格供给予经济体，甚至理想地应该免费：医疗卫生、教育、退休金、研究、发展、农业服务、种子，及其他基本需求，还有受补贴的运输、通信和能量生产。
            这些政策当然属于社会主义。所以中国是重拾工业资本主义本来应该推动、而事实上在一战前确实在推动的基础政策。
            这恰恰让美国恐惧。它希望其他国家金融上依附美国，充当其出口之市场，为其投资者提供利润。美国投资者试图收购及私有化其他经济体的制高点，并对其国民收取垄断性价格，强迫他们对美国债权者负债。
            换言之，美国试图模仿古罗马建造一个掠夺性帝国。它试图借着意识型态及金融手段而非军事手段来获取外国的土地及工业。
            美国逐鹿霸权，伤害任何潜在的对手，从第三世界粮食生产者以至IT创新者。
            在能源、IT、粮食及其他基本需要方面，美国外交强迫其他国家在美国抑或非美供应之间二选一，而其中最重要的是美元化的美国金融系统，包括SWIFT (来自美国的欧盟殖民地)。其当下的效应是使其他国家联合起来免于美国制裁破坏它们的生产所带来的威胁。美国的反应是结合暗杀及公开的军事威胁。
            关键是要摆脱美国银行部门及SWIFT体系而达致金融自主，保护各经济体免于美国经济战争的破坏。 
            欧洲是冷战2.0的一张百搭牌。欧洲会继续像一战结束以来那样屈服于美国的规矩吗（这一次是作为负债经济体以资助美国在国际上的军事包围，以及收购控制外国经济）？又或者欧洲将会与欧亚大陆各国携手并挣脱美元圈？
            正如某中国古谚语所云，大意为：“一个人同时走两条路只会弄伤髋关节”。
 
3  There are many critical analyses of the problems, but how about so-called “alternatives” that do not work, and alternatives that can be pursued at global, regional, national or local levels, such as on finance, economy, decolonization, degrowth, de-nuclearization, re-localization, etc.?
 
            1970年代末，中国发现苏式共产主义——史太林主义官僚体制——并非可行的增长政策。它邀请费里曼（Milton Friedman）及拥护自由市場的新自由主义做顾问，背后假设是它不仅替代苏式共产主义，还有马克思主义。
            事实上史太林主义当然不是马克思主义。中国避免邀请马克思主义者当顾问，害怕他们的亲国家主义还过于富史太林主义色彩而不能指出一条可行的替代之路。实际上，到了1970年代，马克思主义者已经离弃一个世纪前的马克思主义者所关注的经济核心议题。他们转向了文化及政治课题。因此，剩下中国来重新打造其政策，“具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在多个方面，它的确重拾了马克思相信将引导工业资本主义自然演化为社会主义的政策。 
            因此，今天保护中国经济的关键第一步是去美元化。
            其次是关于全球暖化、隔离美国出口、航班及旅游。
            就国际外交而言，它须要坚持解散北约，直至美国承诺裁军条约。
            这项政策关乎赢得欧洲，让它在与欧亚的合作中得到较臣服于掠夺性美国霸权所能享有的更好经济未来。
 
 
4  What is the gist of your propositions for alternative theories, praxis, policies, strategies…?
 
            金融、住房及其他房地产及公共事业应该是公共领域的一部分，而不应被私有化。
            为了防止土地投机，应该以土地税来收缴土地租。
            马克思《资本论》第二和三卷（及剩余价值论）是关于以下理论的最好的经济史：经济租乃不劳而获之收入，以及债务的指数式增长超越实体经济的增长速率及能创造足够的经济剩余以支付债务开支，势将创造危机，
            因此，要推行具生产性、更社会主义的政策，前菜首先得宣布免债，减记现存债务开支。首先从以外币计价之政府债务开始，以及那些不经合理估算还债能力而创造的“垃圾借贷”，例如IMF、世银，及美国对外援助之借贷。
            这将不包括按偈债务，因为否则就会向那些为了寻求资本收益而借贷购房的不在地业主提供免费午餐。不管怎样，取消债务需要继之以古典经济学的税务政策。
            人们需要颁布一条基础法律：假如债权人跟没有合理偿还可能性的负债人创造一项借贷，或者确立一项金融债权——没有财产止赎或在经济胁迫下出售资产，那么这项借贷就被认为是欺诈而应予以废除。
古典税项应该主要加诸于经济租的获得者之上(人口中的1至10%)。它将建基于古典经济学的价值、价格及租理论而对经济租征税——地租、垄断租，以及资产价格(“资本”)收益。这恰恰是漫长的十九世纪之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旨趣，从重农学派与亚当•斯密至李嘉图、穆尔、马克思、马歇尔、帕顿乃至范伯伦。
人们需要创造新的GDP会计形式以评估经济增长及进步，将FIRE 部门 (金融、保险及房地产)分离出来，并且估量“外部经济与非经济”(external economies and diseconomies)，例如全球暖化、犯罪、大流行与疾病等的清理费用。
 
5  Where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with the analysis or proposition of other panelists in this group? Why?
 
我强调债务以及古典税收政策，防止地租及垄断租创造一个食租阶级。
我强调废除债务，“清理”经济以降低生活及营商之成本。

Michael Hudson迈克尔·赫德森 (2020-07-09)
黄钰书译

[bookmark: _GoBack]回应温铁军的评论
            替代新自由全球化不是简单地推动多极的世界经济，而是朝向并非由债务、私有化公共事业的金融机制所主宰的经济，包括土地、自然资源、信贷及银行，以及理所当然垄断的基建，或理所当然属于公众的功能，比如教育、卫生医疗、通信及运输
            这套经济需要纳入思考被经济学家排斥在模型䢖构之外、被视为“外源”的外部性。
             十九世纪工业资本主义所奠基展开的也许正是这种经济。可是金融资本主义试图扭转工业资本主义演化的社会主义趋势，并且把历史逆转倒退回封建主义，朝向新农奴制及债务劳伇。
             相反，未来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将聚焦于今天主流经济学的价值及成本函数所否定的层面，包括（温铁军指出的）环境因素及卫生健康，还有人类的精神满足，艺术及文化。
            这些层面不会出现在私有部门的资产负债表，或是公共GDP会计之上。因此，它们不会呈现为GDP的减数项。
             马克思指出疾病如何增加后来成为GDP的计算，因为疾病带来更多成本。GDP是成本——然而不是改善气候或社会环境的清理成本。
            我欣赏温铁军指出的：制度愈现代化，成本便愈高。美国经济成为世界上最高成本的经济体。支付FIRE（金融、保险、房地产）部门的成本成为生活及营商的内置成本。
            这些成本是经济租——不劳而获的收入，源于强行从公共领域中挖出来而成为的特权（字面意义是“私人法律”）。
            社会主义的角色应该是重新整合、治疗被金融资本主义所撕裂的社会，金融资本在打造寻租机会的过程中对社会说：“要钱，还是要命”。
           这恰恰是美国所支持的新自由全球化的态势。
           金融，正是被私有化成为寻租机会的主要公共事业。这就是为什么温铁军说：“霸权拼命维持它赖以把债务成本转嫁给世界的特权”，美国“在资产负债表上无中生有创造大堆数字”。
这正是讽刺之处：美国以负债而非债权经济体的方式统治世界，这是独特形式的金融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没有人够胆如此犬儒去想象这种形式的金融资本主义。
            它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然而它仍然威胁全球经济，通过其宣扬的金融化价值观。它的目的是建立一个中央化的计划经济，由华尔街和伦敦市等金融中心所规划的[全球]经济，榨取收入及财产以照顾他们的利益，而不是为了改善社会及大众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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